
隐形的翅膀：
我和男朋友闹分手了。

主持人：
为了什么事？

隐形的翅膀：
前几天，我无意中发现，他的

QQ密码是一个手机号。在好奇

心驱使下，我偷偷记下了号码，并

且拨通了电话，结果电话那头竟是

一个年轻女孩。慌乱之下，我假装

说是打错了，匆匆挂断了电话。

主持人：

这女孩是谁知道吗？

隐形的翅膀：
我觉得这事不简单，便偷翻了

男友的通讯录，结果发现这号码是

他前女友的。因为父母反对，他们

在两年前分手了。两年间，他的QQ

密码竟一直没改，莫非是痴心未改？

主持人：
会不会是你疑心太重了？

隐形的翅膀：
我一直在说服自己别想太

多。但是，这事藏在我心里就成了

疙瘩。前几天，我终于忍不住质问

他为什么。他说得云淡风轻，密码

用惯了就懒得改了。我不高兴，他

还笑我太小心眼了。

主持人：
前女友已经是过去式，你才是

他的现在式和未来式。

隐形的翅膀：
明年5月，我们就要结婚了。

可是，自从出了这件事，我心里就

没底了，总觉得他让我捉摸不透。

也许，我得了婚前恐惧症。

男友QQ密码竟是前女友手机号
发现这件事总觉得他捉摸不透

Q说说大小事聊聊烦心事
侃侃新鲜事

138600110天星：
老家的李子熟了，看到这些李

子，我知道又要到芒种节气了。一

查日历，今年的芒种是6月6日。

主持人：
久居城市的你，还能想起芒种

的一些事吗？

天星：
如今，已离开农村多年，很多

关于农事的记忆虽有点模糊，但努

力搜索一番，眼前还是浮现出老家

这个时节的很多画面。

主持人：
你那时的芒种是怎样的场景？

天星：
我清楚地记得幼年时芒种的

紧张。吃罢晚饭，父亲就蹲在院

里，凑着月光，“嚓、嚓、嚓”地磨镰

刀。他把一家人上地割麦的镰刀

都磨出来，供第二天使用。那时没

有收割机，全是用镰刀割。

主持人：
这也是一年之中最忙的时候。

天星：
一般天刚蒙蒙亮，大人们就

开始下地割麦了。农村学校一到

芒种就放麦假，让学生帮助大人

收麦。我小时候也下地，能干多

少是多少。我割一米地就伸腰喊

腰疼。大人就会说，小孩子哪有

腰呀，我忍着疼又朝前赶。割一

段时间，我就喊，我的镰刀呢？谁

拿了我的镰刀？大人闻声过来，

看着我说：“镰刀不在你腰里

吗？”我说：“哦，你不是说小孩子

没腰吗？”

主持人：
那时常会在劳作中互相打趣

以缓解疲劳。

天星：
别看割麦子只是左手把麦子

一拢，右手抡镰一挥，再使劲往自

己的方向一拉，然后把麦子成片放

下，就完成了一个割麦子的动作，

如此往复，但也是有讲究的，麦茬

不能留得太高，太高了影响套种玉

米，还影响前行；也不能太低，太低

了费劲，还损坏镰刀。

主持人：
收割麦子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起早下地的人们不分男女老幼，都

在麦田间穿梭奔忙，挥汗如雨。

天星：
是的。第一次帮大人割麦子

时，父亲专门给我买了一把比较轻

快的镰刀，但是割麦子不着要领，

也没有长力气，割了不到半垄地，

开始时生龙活虎的劲头便烟消云

散，被烦躁的心情代替，腰酸背疼，

紧握镰刀的手磨出了血泡，也没有

了力气，再加上刺挠的麦芒、汗水

的辣眼、毒热的太阳、燥人的干

风，我就像缺水的秧苗，蔫蔫地没

有精神，不时直起腰来，抬眼望望

远方的地头，一点一点地计算着前

进距离。

主持人：
辛勤劳作才是这个时节的主

旋律。

天星：
有时候，远处的田间会传来卖

东西的吆喝声，我就竖起耳朵仔细

听。如果是吆喝卖冰棍的，大人们

就会给我几毛钱，让买几根五分钱

一根的冰棍。大人们也趁机稍微

休息一下，吃着冰凉的冰棍，精神

便清爽了很多。

主持人：
时代在进步，生活水平在提

升，环境在变化。那时候在炙热的

麦田里能吃上一根透心凉的冰棍，

绝不亚于现在吃山珍海味的感觉。

天星：
是啊。时光如白驹过隙，一去

不复返，我们在长大、在成熟。我

也从农村到了城里工作、生活，虽

然再也受不了麦收季节的辛苦和

劳累，但割麦子、拉麦子、打麦子、

脱麦子、晒麦子成了我们记忆深处

难忘的回忆。

芒种时节浮现老家农事画面
一家子在麦田间穿梭奔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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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住院
感受到邻里情
芬：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

得，能遇到一群和蔼可亲的邻居是

件难能可贵的事情。

主持人：
什么事让你有这样的感慨？

芬：
前不久，我的母亲因病住院。由

于工作太忙，我没时间照料她。等到

周末，我在家炖好汤抽空给母亲送

去，结果却意外发现病房里站满了

人。我看了半天，仍没认出他们。

主持人：
这些人是你母亲的朋友？

芬：
我从母亲口中得知，那些人是

与我们共同生活了十多年的老邻

居。真没想到，这些年不见，大家仍

然保持着联系。在我的记忆中，他

们年轻时邻里关系处理得并不太融

洽，经常为子女、为打牌、为家庭、为

生活的琐事针锋相对。但是，每次

吵完架，过段时间后，大家都会像个

没事人一样握手言和。

主持人：
年轻的时候，大家生活在一起

难免会发生冲突。随着年龄越大，

经历的事多了，对人和事物也有不

同的看法与态度。

芬：
其实，仔细想想，这也在情理之

中。再到后来，每次有什么冲突，大

家反倒会多一份宽容之心，也懂得

了主动退让。

主持人：
退一步海阔天空。

芬：
记得《南史·吕僧珍传》中记载，

南朝梁武帝时，宋季雅在吕僧珍的

住宅旁边买了住宅。吕僧珍问他花

了多少钱？宋季雅回答：“一千一百

万。”吕僧珍说太贵，宋季雅回答：

“一百万买宅，千万买邻。”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个好邻居比

一处宅子更值钱。

主持人：
遇到一些善解人意的好邻居，

比什么都重要。

芬：
嗯嗯。如今“百万买宅”倒是普

遍了，如果还有人“千万买邻”，那可

能会被人认为是遇到了傻子。如果

是我，我宁愿做那个被人说的傻

子。这次母亲住院，我在邻居们体

贴入微的话语中，找到了唇齿相依

的味道，感受到邻里之间甚似亲人

的关系。古人云，“远亲不如近

邻”。虽然岁月改变了我们的容颜，

但亘古不变的是那浓浓邻里情。

面对：
我很喜欢《永康日报》。主持

人，你有时间听我诉说心事吗？

主持人：
可以啊！

面对：
从小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亲生

父母是谁。我刚生下来，就被他们

扔在马路上。

主持人：
你今年多大？

面对：
22岁了。我从小生活在窘迫

中，当我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就告

诉自己一定要争气，让他们觉得把

我扔了是他们的损失。他们太不

负责任了，有时候真想告他们，可

是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主持人：
你现在的父母对你好吗？

面对：
他们给了我一个家，我很感谢

他们，让我知道什么叫温暖。我初

中毕业就去打工了。我其实很想

继续念书的，但家里的条件不允

许，我能体谅养父母的不容易。

主持人：
你恨你的亲生父母？

面对：
有时候觉得他们不存在。总

是告诉自己不要去想他们，因为他

们太残忍了。但我又骗不了自己，

情绪低落时，我就会想很多。你

说，他们真的忘记我了吗？

主持人：
他们或许在偷偷地关注你，

毕竟你是他们的孩子，身上流着

他们的血。你是怎么知道自己身

世的？

面对：
我刚有点懂事，现在的爸妈就

告诉我了，全村人都知道。经常有

人问我，如果有一天，亲生父母来

认你，会接受他们吗？我说，我也

不知道。有时候很恨他们，有时候

又很想他们，想知道他们生活得怎

么样，我的其他兄弟姐妹都好吗。

想得我眼泪汪汪的。

他刚生下来被父母扔掉
有时恨他们有时想他们


